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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旅 游

安且吉兮
陆海光

    我们这个凝聚了十多年的
好友团队，原想在今年完成看
世界的最后一站，南美之旅。结
果被意料不到的疫情“熔断”，
只得把晚些时候的旅行计划?
前，进行“内循环”。其实，国内
许多景点近年来整治得也真是
青山绿水干净优美。
疫情解禁后，经过一番攻

略，我们首选安吉，那是一个江
南小城，避暑的好去处，有中国
竹乡美誉。安吉建县已有 1800

余年历史，汉灵帝赐县名“安
吉”，取之于诗经“安且吉兮”。
寓意是舒适美好，清新宁静。
轻松地坐了 2个小时的高

铁，抵达安吉。出站后，迎面走

来一个招客的开出租车小伙，
看上去腼腆淳朴。他在载我们
去酒店的途中，如数家珍般向
我们介绍了安吉。他说，你们喜
欢到乡下来，我也常去上海，到
黄浦江边看左岸右岸的百年沧
桑魔都高楼。他说，上海和安吉
实际上有着天然的“水脉”关
系。黄浦江的源头就在我们安
吉的龙王山，是浙江第一峰，那
里有一大片原始森林，有奇峰
怪石古木异草，被称为天然物
种园和基因库。

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说自己在安吉拥有两套农民别
墅，开出租车每个月只需交
300元管理费。现在来安吉度
夏的人很多，钱好赚，人也轻
松，小康生活过得富足。

去酒店的途中，我们看到
的江南小城安吉确实静美。层
层叠叠的茶园，连绵起伏的秀
竹，散落树荫中的粉墙黛瓦，不
愧为世外桃源中的清凉世界。
这次旅行，我们对下榻的

安吉悦榕庄的建筑设计感到惊

羡，竟如此地有创意。酒店坐落
在灵峰风景区，四面环山，一面
临水。酒店由 11个大小不同的
四合院组成，各个区域相对独
立，又被盆景、山水画、灯笼和
以“梅、竹、松”为主题的现代摹
画等中国元素勾连成一体。我

们在其间穿行，驻足，少憩，不
仅有典雅的古文化视觉体验，
还有一种宁静悠远的心灵感
受。
大堂区是一个方正的四合

院。设计师给宾客“到达感”营
造了一条山水轴线，主入口经
水院至大堂吧镜面水台，水院
中的水池反射蓝天白云，再极
目远眺，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竹
海，宾客顿时有一种“天地人”
融于一体的心旷神怡感。
我们很欣赏大堂区左侧的

“尚书吧”。“安且吉兮”的匾额
悬挂于此。大容量的书柜，柔和
的光线，以书画、竹简、中式屏
风等艺术家具点题营造出“文
人书香”的氛围。
安吉悦榕庄的客房区则是

一座现代玻璃幕墙的建筑。客房
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将反映中国
文人品格的“梅竹松兰”的图案与
色彩融于地毯、墙背景、门牌中。
在室内布局上，尽可能利于观景。
每间房间都有宽大的阳台，落地
玻璃门，无论坐还是卧，都能观赏
到阳台外的群峦叠嶂、竹海连绵
的山水画般的风景。

暮色中，我们一群文人墨客
聚在 7楼宽大的观景平台上品茗
聊天，观山景赏明月，忍不住吟唐
诗助兴：

丝纶阁下文书静， 钟鼓楼中
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
对紫微郎。

省下的就是赚来的
李大伟

    上世纪 80年代初，
我分配到一个知识分子
成堆的单位，走道那一
边的办公桌的同事，四
十多了，孑然一身。那时
大学毕业，月薪 60元，

同龄的学徒工 18元，满师 36元。当时住
在漕河泾的朋友，卖掉一栋带院的私宅
才六千元，这位仁兄居然存款二万多元，
他省吃俭用到吝啬，一日三餐，在办公室
用“热得快”熬粥煮饭，省下电费水费。菜
没法炒，只能到食堂买青菜。衣服破了，
没人补，用狗皮膏药上下粘连，像个济
公。他天天打拳，伤筋动骨，用狗皮膏
药贴服，反正狗皮膏药进医保，无偿且
无限使用。他冬天冷水澡，天天洗，但
膏药味裹身，幸亏不是坐班制，并肩战
斗也只有课
间十分钟。

他 很 会
算，博学多才，
打一手好拳，
写一手好字，拉一手好胡琴，他是英国文
学专业毕业的，完全可以搞创作，他敬谢
不敏，选择翻译，每天课余，趴在斜坡的
桌面，制图教研室更替下来的旧货，然后
戴着老花眼镜，按着尺，一行一行往下
移，然后翻译。那时国门刚开，懂外语的
少，搞创作的多，经济学规律：物以稀为
贵，翻译稿就非常紧俏，稿酬也高，且周
周有稿酬，翻译是“现金奶牛”。创作呢？
一曝十寒，一年有一篇而不可得。
近朱者赤，我至今洗脸用脸盆蓄着，

然后端到厕所。我住大平层的时候，早晨
洗脸，我总到对面锅炉边的台盆洗脸，龙
头一开水就热。如果偷懒，就地取材，站
在这一边，二十多米走道的水管里隔夜
冷水要顶出来，才有热水。洗脸用脸盆，
不用台盆，不能蓄水。一脸盆的水，从东

端到西端，倒在厕所里的桶里，供大小便
冲刷。

有其父必有其子，儿子也节约，早晨
叫他起床，睁开眼第一句话：“关空调！”
久而久之，敬称语“爸爸”也节约掉了。暑
假补课回来，已经是中午，下了地铁，四
公里、走回来，不用车接，说为了环保，顺
便玩玩游戏，大口号下，顺便做点小动
作，这就是小男孩的狡猾。

造别墅的时候，设计师希望造室内
电梯，被我否决。现在我每天趴着爬上三
楼，下来双手撑在背后，一阶阶坐着下
来，相当于每天在打一套五禽拳———猴
拳，像猴子一样，爬上蹿下，活络得很。不
仅节约了电费、电梯折旧费，还赚回了健
身费。我的家最环保。

我家周边没有商店，地铁在四公里
之外，夏天一
早，往西走去
地铁站，冬天
下午，往东走
回家，这样太

阳照在背后及脑壳，帮助牛奶补钙，收获
健康。一路上听书———从“得到”下载的
说书，收获知识，体力脑力均有收获，同
时一天两万步的指标也完成了。一举两
得，一石三鸟。
坐地铁又稳又快、又准时又便宜，如果

开车，停车费、汽油费、耗材费，可能比司机
工资还贵。我有车、有司机，宁愿闲着，也比
开车节约一半。我这里是勤快养懒汉。

为了节约几块钱，夫人总是去老公
房聚落的菜场买菜，那里的菜，总比我家
附近的便宜。惜哉没有停车位，我陪她去
买菜，她下车去买菜，我坐在车里看书。

生意场，钞票不是省出来的，是赚来
的，手面要大。生活中，钞票是省出来的，
不是赚来的，因为只有出、没有入，省下
的就是赚来的。

标配与原配

    （一）大饼与油条
很久很久没吃大饼油

条了。记忆中它是美味。
买了两根油条，咸、甜

大饼各一。先吃哪样呢？先
掰了一小块咸的，碧绿的
葱花和着芝麻在嘴里生
香，过于咸了点；再掰一小
块甜大饼，糖液流出，味蕾
偾张相迎，有了愉悦，我是
甜食主义者。
分而食之，各有各的

好吃，但细细品味，总觉寡
淡单一，这不是记忆中的
吃法。于是笑自己的怪异。
还是重拾传统，我选了满
是芝麻的长腰形的甜大
饼，加进半根黄澄澄的油
条，将两者裹紧成一体，张
大口，使劲咬一口，韧韧
口，让牙齿出工更得出力，
不这样怎得享受？几口下
来，立刻满足到心窝：那香
的是芝麻？是油条？是底部
的焦痕？那脆而韧，是烤焦
的饼底抑或是一折即断的
两股油条？那甜的是糖液？
是心情？甜，是那种可口的
讨喜的适中的甜；香，是那
种油而不腻，沁入肺腑，经
久不散的香。
大饼油条，就是一个

将香甜脆韧挟裹起来的混
合体，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不能除其一味，不能增
其一味，否则就不成其为上
海独有的美味大饼油条了。
这样看来，大饼，必得

配油条，油条，除大饼不能
得佳偶。
大饼与油条，标配！

（二） 铁锅与锅
盖
家里崇尚铁锅。
现在用着的是十

几年前从超市购得
的，但没有锅盖，须得另
配。走遍了一条小街，终在
一杂货小店为铁锅觅得一
个铮亮的铝质盖子，虽不
是同类，但盖上去严丝合
缝，默契得很。
我对它们说，好好相

处吧，遇见不容易。
初始，锅与锅盖，相安

无事，任釜底烈焰烘烤，铁
锅巍然不动，漂亮的锅盖
也能紧伏其上，共赴危难，
同甘共苦。我见状大喜，给
它们配对成功了！
于是放心使用，不时

擦拭爱护。
好日子就这样在厨房

延续着，延续着。
按“日久生情”来说，

锅与锅盖应一天比一天亲
密。这是我的愿望。
我的愿望一天被一声

“咣当”的巨响打破。急赴
厨房，见锅盖躺在地上。炉
灶上的铁锅仍在忠于职守
地工作着。它，何以要跳将

下来？嫌烫了?嫌铁锅只知
整日在家咕嘟咕嘟啰嗦
了？嫌日子太过平淡了？
将锅盖拾起，擦拭并

安抚一番，重新覆盖锅上：
日子就是这样的平常，好
好过吧。
但，锅盖的心思令我

琢磨不透，三天两头从灶
台跳下耍自杀的把戏，回
看铁锅，淡定如昔，定力十
足地待在灶上。
这咣当的把戏渐渐上

演频繁了，歇息着的它们

时不时地也会闹矛盾，看，
有股微风吹进厨房，或根
本就没有原因，娇滴滴的
锅盖也飞身而下，将铁锅
孤零零地晾在上面。我知
道，铮亮的漂亮的盖子是
嫌弃铁锅日渐黑了，丑了，
嫌弃它只知劳作不解风情
了。
我猛然悟到：
铁锅找到的是半路夫

妻，不是原配，缺少感情基
础，哪得你情我愿天长日久？
人，也亦然。

 ? 心
那秋生

   春秋时期的诸子，虽
百家争鸣，但其根本问题
却是一致的“治心”。
如《管子》：“我心治，

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
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
焉。”（官是身体器官）
《荀子》：“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

道也。”这就是古人的最高智慧———军事家重视“以治
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音乐家指出“致乐以治
心”；医学家强调“治病先治心”……“治心”的目的是
达到内心之“极和”。王阳明的心学就是集大成的“治
心之道”，体会良知的妙用,?升人与万物一体的成圣
境界。

石斛茶
周华诚

    穿行林间，有阳光透
过树木枝叶缝隙，光影摇
曳。
身边杉树松树，树干

上攀援一圈圈的寄生植
物。一树，一塔，枝节丛生。

老郑折一根绿茎草，
让我嚼嚼看。我嚼了，口腔
中青气饱满，黏液细滑。这
是石斛。石斛栽于大棚常
见，栽于树干则少见。老郑
栽种石斛凡十几年，年年
岁岁，朝朝暮暮，把这小青
草种出了仙气。

天天和石斛相守，他
让自己也沾了一身仙气。
穿林而过，林下有风。
磐安山高林

密，遍地仙草。去
年夏天我到过磐
安一次，后来写了
篇文章，《磐安是
一味药》。“浙八
味”很多人都知道，白术、
白芍、浙贝母、杭白菊、元
胡、玄参、笕麦冬、温郁金，
八味道地中药材，其中五
味（元胡、白术、白芍、玄
参、浙贝母）出磐安，人称
“磐五味”。

很想去深山老林里访
一访药仙。没有药仙，找一
找药草也好。为什么说磐
安也是一味药，原因就在
此———磐安有座山，叫做
大盘山，大盘山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据
说有野生药用植物 1219

种，其中载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的
有 258种。

我不识
药，但不碍
事，只要往山
中去，随便下脚，屐下脚边
都是药材。

这且不说它了———这
回我们没去深山，而是到
了水坑弄。便是这一座省
道边的山林。看起来，也像
是一座山寨。山寨寨主老
郑，郑方正，领我们往林子
深处去。

老郑土生土长磐安
人。小时跟着父母种贝母，
种元胡，十几岁开始贩销

药材，跑了半个中
国。再后来，不想
跑了，就在这山林
里安顿下来，扎个
寨，把自己像棵石
斛一样，种在林子

里了。
有人说茶，“一年茶，

三年药，七年宝”。有人说
书，“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武侠小说里，还
魂草之类的神药，皆出自
悬崖绝壁。悬崖在哪里，却
往往无从稽考。只在此山
中，云深不知处。好药都有
神秘性。我一位朋友，每年
前往海拔四千多米、长年
积雪的山上采虫草。我很
想跟他一起去采虫草。这
事想了好多年，惜仍未成。

老郑把石斛种到了悬
崖上。白云过隙，流泉清淙

的悬崖。
是不是

受武侠小说
的影响，我不
甚清楚。但悬

崖上的药草，确实稀贵得
很。人迹罕至，鸟兽也难以
涉足，气候条件更不一样。
《神农本草经》说：石斛“生
山谷”。这种环境下的药
材，生长既缓，又积日月之
精华，历霜雪之磨难，必非
凡草。人也如此，行事既

缓，又善累积经验，熬受修
炼，时间长了，必也异于常
人。
问悬崖在何处。答曰福

建泰宁、江西龙虎山都有。
我想，要有机会，也要

去看看。
这样聊天的时候，我

们是坐在林下喝茶。喝一
壶石斛茶。
后来又喝一壶石斛花茶。
这茶喝久了，飘飘欲

仙。

桑胜月 美
丽
的
大
理

王

钢

摄

被
“埋
没
”的
老
崔

童
自
荣

    我眼中的这位画家，可称上海一
绝。他的名字叫崔君沛。
昨天，我应邀观赏崔君沛及妻儿

联合举办的家庭画展。我是外行，本没
有资格说三道四，但看到崔君沛的《红
楼梦》人物系列水墨画，还是被深深地
震撼和吸引住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
画风，作品非重点处，他往往大刀阔
斧、大写意地以泼墨手法一笔带过，气
势和洒脱跃然纸上；而着意要表达的
部分，如脸、眼等传神之处，则精雕细
刻，细腻而不马虎，从而与其粗犷的一
面形成鲜明对比。
我在观赏他极具个人特色的画作

时还注意到，他的基本功之扎实亦令
人惊叹。你看他画面人物边作为陪衬
的竹子，那竹枝的神气，那一片片竹叶
的各种姿态，表面看随手拈来、漫不经心，却活龙活现、
极为传神。如此形神兼备的陪衬物，如作为单独的部分
挑出来展出也毫不逊色。

我还要特别指出，这也是你绝难想象的，老崔“竟
敢”用全裸体来表现部分人物。大胆而独特，但却很圣
洁、很健康，引导你向上去靠拢美，而绝不会有什么想
入非非的念头。
细细品读他的画，你还会有新的发现。
说到这里，你是否有意去会一会这位才华横溢的

画家？可惜，老崔因患不治之症英年早逝，离去时年纪
还不到六十岁，令人扼腕。
我认识老崔已经有许多年。
三十年前，老崔受友人之托，邀我

赴外地参加一个活动，我俩从此结识。
我知道，受老崔的影响和熏陶，他的夫
人和他们的独子也都拿起了画笔，真成
了一个家庭画家的战斗团队。
让我感佩之至的是，老崔生前特别支持他太太的

艺术追求，宁可自己一日三餐顿顿吃盒饭，而放手让妻
子做她最喜欢的工作。妻子也不负丈夫的期望，兢兢业
业奋斗。尤其在老崔不幸离世后，这样的致命痛苦和磨
难，也不曾把她击倒。她不屈不挠，就像荞麦一样顽强，
永不放弃对艺术事业的追求。我说这一家子真好，好就
好在他们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就站在我们祖国的大地
上，把创造精神与生命活力奉献给绘画事业。他们不说

大话，默默耕耘，传播中国
传统艺术的魅力。
我理解像崔君沛这样

一个富有创意、才华的画
家，或多或少被埋没，客观
上是喜爱绘画艺术的受众
的一个损失。由此有个建
议：希望美术界朋友能否
展开一个专题研讨，全
面、公允评估老崔的艺术
成就。总觉得，欣赏、保留
和品评老崔的所有作品，
这一切现在都还来得及。

崔君沛，请你记住
他。


